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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

李 工 真

德意志社会中存在一种反犹思想
,

由来 已久
。

纳粹匪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 了 60 0

万犹太人的罪行是人们十分熟悉的
。

但是人们总在问
: “

为什么纳粹主义者那么痛恨犹太人 ? ”

要解答这个问题
,

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清楚
:

纳粹德国的反犹主义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而

是德意志社会历史 中反犹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
。

德意志帝国时期反犹运动由旧式传统的反犹

向新式现代反犹的转变
,

与纳粹的反犹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

礴尹产践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
,

德意志社会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
。

工业革命的成

勺耐淤护

果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为德意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

它极大地促进了

德意志的技术
、

组织和生产的革新
。

这种迅速加强的社会变革所产生出的压力是

飞,飞é

一

鲁韦氏,予

既能为人们所利用
,

同时又是人们所必须加 以忍受的
。

在历史上具有经营商业传 统 的 犹 太

人
,

值此如鱼得水
。

德意志犹太人更表现出他们最能适应这种形势
。

从比例上看
,

他们往往

在收入和所受教育的程度上胜过了非犹太人
。

在 18 7工至 1 9 1 0年间
,

德意志帝国内的犹太人 口从 5 1 2
,

0 00 人上升到 6 15
,

0 00 人
,

而在总人

口 的比率上则由 1
.

25 % 下降到。
.

95 %
。

①犹太人 2 / 3生活在普鲁士
,

并集中在大城市里
。 “

1 9 1 4

年 已有 60 % 的犹太人成为大城市人 口
,

而非犹太 人中只有 20 % 是大城市人 口
。

1 9 14年每四个

犹太人中有一个在柏林市内有住所
。

尽管犹太人仅 占柏林人 口 的 5 %
,

但他们缴纳了该市 1邝

的所得税
。

别地的情况也是如此
。

1 00 个最富有的普鲁士人中有30 个是犹太人
。 ”

②在高收 入 人

口 中犹太人的比例极大地超过了平均值
。 “

到 1 8 7 1年
,

在德 国生活的犹太人中大约 60 %上升到

中产阶级和上层税率等级
。 ” ③而到 1 9 0 0年

,

德意志犹太人中的 4 / 5 已属于上层和中层资产阶

级
,

其中5() % 以上是独立经营者 (大都是小店铺老板 )
,

这是非犹太人的 2倍④
。

与经济地位的提高相应的是
,

犹太人在文化方面也居于优越的地位
。 “

19 世纪 90 年代初
,

柏林的某些人文中学里有 25 % 的犹太学生
。

在高等学校里犹太学生一直 占 8 %
,

到 1 8 9 5年
,

这个数字上升到 10 %
。

而 在法学
、

医学和自然科 学等专业中
,

他们的比例则更高
。 ” ⑥ 同时

,

德 意志社会中涌现 出一批著名的犹太学者
,

其中获诺贝尔奖的不乏其人
,

如保罗
·

埃里希
、

海因里希
·

赫茨
、

弗里兹
·

哈伯
、

马克斯
·

波恩
。

在社会科学方面也有一批著名学者
,

如洛

温
·

哥德斯密特
、

保罗
·

拉班德
、

赫尔曼
·

科恩
。

在出版界
、

文学界
、

戏剧艺术界
,

犹太人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许多人成为作家
、

记者
、

编辑
、

出版人
,

如著名的文学出版界人物萨穆

尔
·

费希尔
,

报纸发行业的莫泽尔
·

乌尔斯坦
。

在社会活动家中
,

除了流亡海外的无产阶级

导师马克思以及大诗人海涅外
,

共产党奠基人罗莎
·

卢森堡
、

工人运动的著名人物菲
·

拉萨

尔
、

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路
·

伯勒
、

爱
·

腊斯克
、

路
·

班贝格都是犹太人
。

这个在人 口 比例上不过 1 % 的德意志少数民族
,

不仅具有如此之高的富裕程度
,

而且又



具有如此之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
,

并产生出如此之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
,

这不仅反映出

他们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的 自由上升能量
,

而且也反映出他们在智慧和知识上的巨大

潜力 以及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影响力
。

但是
,

犹太人经济
、

文化
、

社会地位的提高
,

在这个他们 曾世世代代遭受宗教迫害
、

社

会歧视 的德意志社会里
,

必然会加剧他们与非犹太德意志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的
。

而且
,

在这个不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而是通过容克贵族阶级
“

自上而下
”

的改革和王朝

统 一战争来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度里
,

犹太人
“

解放
”

的速度越快
,

他们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矛

盾就越是尖锐
。

夕沙尹髯

。 乎。 乎夕

激烈竞争 造成的压力使不少人找到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通往 胜 利 的 道

路
,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
。

犹太人由于 自中世纪以来就 在
“

低

人一等
”
的商业贸易

、

现金交易之类的行当里艰难谋生
,

因而造就 了他们对商品经

生唱乌曝多梦孔嗽

济的适应能力
。

这样
,

犹太人便表现出他们似乎比其他人更熟悉那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

因而

也就表现得像是资本主义的发起者一样
。

这使得德意志非犹太中产阶级的反犹具有了一种现

代意义上的经济基础
。

从职业上讲
,

德意志非犹太中产阶级一般又 可分为老中产阶级
、

新中产阶级以及小农阶

级 作为老中产阶级的非犹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

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进程既陌生又怀

有敌仓
。

在激烈的竞争 中他们感受到 自身传统的中间地位受到了强烈震动
。

那种害怕
“

在 大

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被撕碎
”

的恐惧
,

使他们传统的仇犹心态不仅具有了竞争上的强烈意向
,

而且还具有了某种反资本主义
、

反社会主义
、

反 自由主义的性质
。

由于他们将大部分困境归

于 日益增多的商店
,

而在他们看来
, “

这些百货商店就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发明
” ,

⑥ 因此
,

将造

成困境的根源归于扰太人最符合他们宗教传统中的仇犹观念
。

这大大促进了他们的
“

民 族 意

识
” ,

以致于他们认为
: “

犹太人是黄色国际 (国际金融资本 ) 与红色国际 (共产国际 ) 的幕后操纵

者
。 ” ,

新中产阶级是指商业和货币流通领域中的受雇者
,

即商店和银行职员
。

作为受雇者
,

他

们
`
于产业无产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

在劳动时间
、

劳动收入以及劳动独立性方面
,

他们具有比

产业工人有利得多的地位
。

因此
,

从意识上讲
,

他们是向中产阶级靠拢的
。

这首先决定了他

们对私人 占有问题上不同于产业工人阶级的态度
。

由于产业无产阶级在受剥削的生活实践中

看不出犹太与非犹太资本家究竟有什么本质 区别
,

而且也 由于犹太人在产业资本中的确没有

什么地位
,

因此
.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

在产业无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
,

反犹是没有

市场的
。

但是
,

犹太资本最集中的领域正是商店和银行
,

⑧ 这就首先使那些受雇于犹太资本的

职员中萌发了经济上的反犹情绪
,

因为融于民族主义中的反犹情绪能够为这些职员求得一种

特殊的意识地位
,

而这种地位又恰恰是与他们当中日益发展起来的要与国际无产者区别开来

的强烈愿望相一致的
。

因此
,

他们将经济上反资本主义剥削的念头都转移到对犹太人的仇恨

和种族情绪上了
,

从而使得他们的反犹情绪打上了反社会主义
、

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的烙印
。

小农阶级反犹情绪的爆发是以德意志农业结构性危机为背景的
。

这个阶级的成员
,

由于

传统的反犹观念
,

本身就对犹太银行家
、

典当商
、

谷物
、

牲畜商人的存在感到恼火
,

但又往

往要依靠一个犹太当铺和银行家的贷款
,

或通过一个犹太商人将农产品销售出去
。

而在工业

化的快速进程中
,

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意义不断下降
,

造成的后果恰恰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

和信贷利息的增长
。

这 自然加剧了农民的困境
。

因此
,

将犹太人视为
“

罪魁祸首
”

便成为他们

的一种相当自然 的表达
。

因而在他们的反犹意识中带有强烈的反 自由主义
、

反工业现代主义



以及不明确的反资本 主义的保守性色彩
。

著名评论家特奥多尔
·

冯塔纳表达了整个非犹太中产阶级的仇犹心理
,

他写道
: “

犹太人

太目空一切了
,

以致于我不仅乐于看到他们会有一场真正的失败
,

而且希望他们会有一场真

正的失败
。

每当他们现在不再遭受苦难
,

并且也不再象过去那些时代 中那样的时候
,

我就坚

信
:

会有一场大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的 ! ” ⑨

1 8 73 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萧条不仅结束了帝国建立以来的经济繁荣
,

而且也揭开了

帝国时代反犹运动的第一页
。

写下第一本反犹专著的是汉堡记者威廉
.

玛尔
。

他在 1 8 7 3年发

表的《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的胜利》一书中
,

将造成这场危机的责任完全推到了犹太人身上
,

面且

还头一个发明了
“

反犹主义
”

( A nt i s e m it i s m u s )这个词
。

该书在 6 年中竟再版 12 次之多
。

正是

在这本书里
,

他明确地写出
“

犹太人是将基督教徒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

以及
“

民族剥削者
.

的

观念
。

L 于是
,

一场由中产阶级发起的
“

反对犹太交 易所的骗人买卖和剥削勾当
,

的运动登场

了
。

自1 8 7 3年以后
,

在各地 的农业
、

手工业
、

商业以及中小企业中贫困化阶层的支持下
,

各

种保守或激进的反犹政党和组织纷纷出笼
,

它们是 “
基督教社会党

” 、 “

社会帝国党
” 、 “

泛反犹

联盟
” 、 “

德 意志社会党
” 、 “

德意志社会改革党
” 、 “

农业联盟
” 、 “

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
” , “

德

意志大学生反
.

犹联合会
” ,

以及臭名远扬的
“
泛德意志同盟

”
与

“

德意志祖国党
” 。

势力最大之时
,

甚至有 16 位帝 国的达官贵人与他们为伍
。

才产碑跳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
,

一直获得稳步发展的还不是那种由于经济原因而触发起
飞
飞
来

卜

的反犹主义
,

而是来 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反犹主义
。

从严格的经济地位上

讲
,

文化知识界成员也属于中产阶级的范畴
。

这个领域里的成员是可能为任何一

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的
,

而这一点往往取决于他们的
一

出身
、

经历以及思想体系的影响
。

最极端

的反犹主义出现在这个领域中的右翼集团里
,

这与他们有特别多的犹太同行有关
。

没有这些

竞争者
,

他们无疑会过得更好
。

但最关键 的原因还在于
,

这个集团传统的文化观念受到了知

识界先驱者们 的挑战
,

而相当部分的犹太人是属于这个先驱者阵营的
。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
:
德国有长期分裂的历史和封建传统

,

正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

和拿破仑 占领之后
,

在德意志民族 自尊心遭受了严重挫伤之后
,

才开始去完成民族统一的任

务的
。

然而
,

在文化知识界的右翼思想家那里
, “

民族
”

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作为一种政治意

义上的表达
,

而是作为某种由于语言
、

文化
、

传统上具有
“

独特天性
”

的东西来理解 的
。

由于

他们想用
“

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 自然联盟
”
的德意志模式来对抗

“

自由人之间 的政

治联盟
”

的法兰西模式
,

所以他们追求 的不是什么
“

自由
” 、 “

平等
” 、 “

博爱
” ,

不是对政治社会

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
,

而是本民族的统一
、

强大
、

影响和权力
,

以及重建所谓德意志 的
“

传

统美德
” 。

这样
,

在 1 8 7 1年帝国建立后
,

在这些 自诩为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
“
价值精英

” ,

而

在文化观念上还基本是乡村式的
“

思想家们
”

那里
,

不仅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被视为敌对民

族的思想

一
17 89年法兰西革命思想一

一在德 意志社会渗透的结果
,

而且连他们所反感和仇

视的一切东西
」

,

如现代城市文化
,

包括现代戏剧
、

无调性音乐
、

现代建筑风格
、

绘画和文学

中的表现主义
: ,

以及西方个人主义
、 ·

自由民主主义
、

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
,

都与犹太人相提

并论了
。

这个集团的成员又可以分为两派
:

即右翼保守派与右翼激进派
。

1 8 9 0年以前
,

在这个集

团中占优势的是前者
,

他们大部分来 自容克阶级家庭
,

并往往与皇室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

他

们极力主张建立
“

基督教民族国家意识
” ,

因而又与中世纪的宗教反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的十年时间里
,

由于傅斯麦与 自由主义者结盟
,

而且为了
“

政 教 分

离
”

的需要采取了反教会的政策
,

右翼保守思想家是处于守势的
。

但是当 19 世纪 70 年代 末 经

济危机的尖锐化
,

最后导致了帝国政治上的 自由主义方案被保守主义方案所取代时
,

他们建

立
“

基督教民族国家意识
”

的要求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

由于这种意识中所宣扬的对
“

德意志民族

特性
” 、 “

文明教养
”

的赞扬有利于使广大民众忘掉他们所受的压迫形势
,

特别是非犹太中产阶

级中普遍的仇犹情绪也能够为这种意识找到一种政治上的寄托
。

因此
,

利用反犹主义来驯服

工人运动
、

巩固中小资产阶级对皇室和旧式传统的忠诚 的重要性在社会上显示出来
。

在这种
’

背景之下
, 1 8 7 9年容克思想家

、

柏林大学
,

的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

冯
·

特莱契克头一个说

出了保守派们的心里话
: “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 ”

O

特莱契克并没有在犹太人洗礼改宗和文化
“

同化
”

问题上提出疑问
,

但他宣称
: “

我们并不

想在日耳曼文明的千年之后来一个
`

德意志—
犹太混合文化

’ ,

因此
,

必须规定
,

犹太人要么

无条件的德意志化
,

要么滚出去 ! ”

并且号召
: “

必须在唯一神圣的民族文化上加速征服
。 ” L 在

这里
,

犹太少数民族已经不是被指控为经济上的
“

犯罪集团
” ,

而是被作为
“

外来的文化异体
” ,

并因此被作为这个年轻帝国的远久性威胁来看待了
。

这种观念不仅在容克— 大资产阶级的

保守党中
,

而且在天主教中央党中都引起了共鸣
,

以致于它们也开始玩弄起反犹把戏在中产

阶级中拉选票了
。

随着稗斯麦的下台和威廉时代 ( 1 8 90 一 1 9 1 8) 的到来
,

工业革命的社会效果充分显示出来
。

在现代化经济强有力的推动下
,

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及集团利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

从中得

到好处的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上的合法关系
,

它们获得了更多的
“

机会均等
” 。

当然
,

这种机会也是能够为右翼激进的知识份子们所利用 的
。

而且
,

由于《非常法》的废除
,

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快了这种变化的速度
。

一个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也登场了
,

大量
“

公 民

倡议
”

在公众中不仅提出了对帝国统治的种种批评
,

而且提 出了对国家政治进行改革的 种 种

方案
。

因此
,

工业化开放性社会形态对帝国旧式的大农庄社会结构的挑战性处处显示出来
。

在应付这种挑战方面
,

鼓吹
“

基督教民族意识
”

的右翼保守派日益显得力不从心了
。

与此同时
,

德 意志帝国的外交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

在帝国主义列强分割地球 的竞争中
,

为了
“

阳光 下 的

地盘
” ,

冒险主义变得更为明显
。

欧洲
“

旧世界
”

的分裂以及美洲
“

新世界
”

的威胁性之影响是全

面的
,

它使扩军备战的要求显得更为紧迫
。

这就必须有一种能在德意志民众眼睛里证明这种

扩军努力是合理的意识形态
。

由于同属于
“

白色人种
”

的西方列强在宗教上有着与德国基督教

同源 的性质
,

因此
,

在这方面
, “

基督教 民族意识
”

便显得无济于事了
。

另一方面
,

技术和组

织上的进步和变化使得对社会发展趋势进行调整成为了可能
,

而 19 世纪90 年代重新出现的经

济繁荣和高涨也确保了德意志社会中的种种大胆尝试
。

所有这些都使得
“

要求更多民族团结
”

的意识获得了一种进攻的态势
,

同时也为文化知识界中宣扬
“

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

的右翼激进

派的反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右翼激进派成员往往有这样的社会背景
,

他们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文学科的大

学毕业生
。 ”

L犹太大学生就学率的超比例本身就使他们在就业前景中面临了与犹太文人激烈

竞争的局面
,

而犹太人在文化思想界的进步角色更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挫伤
。

因此
,

在从事文化职业的同时
,

他们往往通过激进的反犹来谋求政治上的生涯
。

正是这些人源源不

断地为反犹政党和组织提供着政治和理论上的指导者
。

尽管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反犹主义同样具有反社会主义
、

反 自由主义
、

反现代 主 义 的 特

点
,

但在保守派那里
,

反犹还只是作为一种捕捉选票的工具来使用的
。

而在激进派这里
, “

解



决犹太人问题
”

始终是他们的真实目标
。

在他们看来
,

犹太民族是不可能获有
“

种族来源与血

缘关系上是德意志民族成员
”

的证明的
。

因此
,

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
,

导致了以种族 界 线

为标准的划分
“
朋友— 敌人

”

的政治大退化
。

在这场政治大退化中
,

海因里希
·

克拉斯是作为一位
“

划时代的人物
”

出现的
。

这位特莱

契克的学生
、 “

泛德 意志同盟
”

的领袖表达 了对老一辈人身上的
“

宽容精神
”

和
“

人道主义
”

的愤

慨
,

当一位 82 岁的同乡老人向他表示
,

他是将犹太人看作与 自己一样平等的同胞时
,

克拉斯

这样对他说
: “

我们年轻人是要进步的
, … … 当宽容在善待民族和国家的敌人的时候

,

我们并

不想从这种宽容中学习任何东西
。

我们将抛弃这个意义上的每一种 自由主义观念中的人道主

义 l
’
⑧而且他们公然宣称

: “

所有那些从法国大革命 中所产生出来的
、

以及由自由主义
、

社会

民主所体现和宣传的东西都应抹掉 ! ”

L他们的反犹主义已无需再用宗教
、

文化
、

经济上的理

由来遮遮掩掩
,

它现在的理由直接就是人种上的理 由
,

即所谓
“

人和种族的不可改变的 天 然

属性
。 ”

正是这种与种族主义的结合
,

使德意志的反犹主义完成了由旧式传统向新式现代的划

时代转折
。

因为这种具有反启蒙主义
、

反理性主义色彩的
,

为人类不平等进行公开辩护的教

义已彻底否定了环境和教育 的因素
,

因而也就否定了任何
“

同化
”

的可能性
,

更不要说被作为
“

民族和国家的敌人
”

的犹太人
“

解放
”

的可能性了
。

在特 莱契克那代人中还起一点作 用 的
“

同

化
”
运动中的

“

和解精神
”

在克拉斯这代人身上 已完全枯死了
。

马克思主义的政敌
、

柏林大学的编外讲师杜林此时发表了名为《作为种族
、

习俗和 文 化

问题的犹太人间题 》一书
,

为这场现代反犹运动提供伪科学的根据
。

他大骂
: “

毫无创见
、

文化

上毫无价值 可言的
、

狂放不羁
、

自私 自利的犹太人处于种族 阶梯的最下层
,

其下流本性几乎

不耻于人类
,

犹太人事实上是所有民族的敌人
,

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
。

拯救德国的办法

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首先是反犹太同化和解放的斗争
。 ”

L 与此同时
,

这些
“

理论家们
”
以同样

重的份量极力描述所谓人类最上等的种族—
雅利安 日耳曼人的等级与创造才能

。

赫
·

斯
·

张伯仑在他那部浅薄拙劣的作品《十九世纪 的基础》中这样写道
: “

条顿民族是人类命运真实的

安排者和指挥者
,

是新思想和原始艺术的创造者
。

我们今天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一个特定

的人种

—
日耳曼人的杰作

。 ”

L 总之
,

这些作品创造出一种反命题
,

其中
,

犹太民族仅仅只

是作为 日耳曼— 德意志民族理想模式的对照物出现的
。

即他们认为
:

犹太人毫无根基
,

而 日

耳曼人土生上长
; 犹太人依赖于外部的法律

,

而 日耳曼人在习俗上是独立 自主的 , 犹太人满脑

袋只有商业意识
,

而 日耳曼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思想深度
; 犹太人喜欢的只是流于表面的无

所事事
,

而 日耳曼人则具有扎根家乡的历史固定性以及 由此产生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个性
。

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泛滥
,

政治思想上的生物化倾向在现代反犹主义中成为 了

强有力的因素
,

以致于这些反犹理论家们认为
:

不仅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障碍从原则上

讲是不可逾越的
,

而且绝对优秀种族与绝对低劣种族之间的战争也 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

因此
,

他们叫喊
: “

这场生存竞争是民族之间根据 自然法则所必然要进行的
。 ”

并主张
“

首先必须 清除
了必质

、

危险的犹太因素
。 ”

L 1 8 9。年赫尔曼
·

阿尔瓦尔德发表了 《雅利安民族与犹 太 人 最 后

的斗争》一书
,

此人于 18 9 5年在帝国议会的讨论中
,

竟头一个将所有犹太人称为
“

掠夺性的野

兽
,

和
“

霍乱病者
。 ”

O 所有的反犹文章都少不 了
“

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
” ,

尤其是
“

对德意志进行

征服
”

的警告性描述
。

而且连反犹的具体行动计划也在设计之中了
。

克拉斯在这方面也 是 最

出名的人物之一
,

他在 1 9 1 2年出版的《假如我是皇帝 》一书中提供了剥夺犹太人财产和权力
,

将犹太人全部逐 出德国的措施表
。

而卡尔
·

帕希在这方面超过了他
。

此人在《反犹明镜》杂志

上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 “

最简单
、

最实际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
,

无疑在于将犹太人消



灭掉 1这是合乎逻辑的目标
,

因为驱逐并不能解决问题
,

犹太人还会在另外的国 家 发 挥 影

响
。 ”

@ 而这正是 1 9 3 3年后希特勒纳粹德国所要达到的反犹 目标 !

总之
,

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现代反犹主义是一种既顽固又反动的意识形态
。

它不

仅能通过经济危机来扩大其社会基础
,

而且甚至能通过经济繁荣来得以加强
,

因而能在德国

以后的剧烈政治变迁中保留下来
,

并最终发展成为纳粹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

人们一定会间
:

既然反犹主义在德国已如此地有市场
,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

为德意志犹太人在帝国时代的生存提供 了保证呢 ?

除了左翼 自由主义者以及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广大工人阶层不反犹外
,

其重

要原因
,

是德意志帝国时期
,

权力不在政党
、

集团手里
,

而是在君主和贵族手中
,

以及由他

们所操纵的官僚机器手中
。

尽管帝国宪法形成了一种
“

人民代议制
” ,

允许言论
、

结社自由 (除

《非常法》曾禁止过社会民主党外 )
,

但这种体制是不允许政党集团竞争最高权力的
。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
,

帝国政府拒绝激进的反犹主义方案的原因
,

不在于它 所 鼓 吹 的
“

日耳曼种族优越论
”

在对外政治上的作用
,

也不在于它的反社会主义
、

反自由主义的特点
,

而在于这种方案同时还具有强烈的反保守主义的特点
。

反犹激进派公然将矛头指向了现存的

权力关系和保守党
,

最后是整个社会秩序
,

而这种秩序主要是对容克大地产和大工业家们有

利的
。

他们
“

要求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和实行累进税制
” ,

并企图
“

将所有反帝国秩序的反

犹民众集合在共同的旗帜之下
。 ”

@ 这种方案连保守的反犹主义者都是不能接受的
。

因此
,

统

治集团中有人认为
: “

对它的让步必然会导致对整个德国的战争
。 ” L

另外
,

稗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里仍然是搞
“

开明专制
”

的
。

这种
“

开明专制
”

的特点就是吸

收一切可能有用 的东西来维护和加强皇帝的统治
。

尽管威廉二世本人也对犹太文人在文化生

活中的进步角色表示反感
,

但是他看到了近 4 5/ 已进入到纳税等级的犹太人对德意志帝 国 经

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尤其在增加军备变得 日益紧迫的情况下
,

他 自然得出了与惮斯麦同样的

结 论
: “

犹太人的益处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危险性
。 ”

⑧并认为激进的反犹主义
“

太幼稚了 ! ”

@

在犹太人间题上
,

国家当局采取了
“

貌似中立的立场
” 。

尽管政府一再声称坚持 1 8 7 1年帝

国宪法中所规定的
“

不同宗教信仰的国民享有平等权利
”
的立场

,

从未对任何反犹方案表示过

公开的支持
,

但还是在实践中对保守的反犹主义采取了半接受的态度
。

一方面
,

国家保证了

犹太人与所有国民一样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权
,

在反犹事件中出动军警给予保护
,

但另一

方面
,

国家却拒绝向未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提供国家公职
,

所有体现国家权威的岗位和职业都

是对犹太人关闭的
。

受排挤的现象在军队中最为明显
,

在普鲁士的德国
,

与军 队的关系决定

着通向国家领导的生涯
。

而犹太人
,

无论是否改宗了信仰
,

连预备役中的少尉都不能担任
。

但是
,

对犹太人想成为具有犹太教信仰的德意志国民的愿望
,

威廉二世表示了尊重
。

例如
:

“

在柏林市法萨仑大街上的犹太大教堂
,

采取了古典式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外观
,

它的婚 礼 厅

内嵌着宝石的瓷砖正是由威廉二世的私人瓷器制作师设计的
。 ”

L它成了一种在法律上受到保

护的
、

经济上富裕的象征
。

所以
,

尽管犹太人在军队和学校里受到了种种歧视
,

看到自己明

显地被排除在有权有势的圈子之外
。

但另一方面
,

他们也认为在他们的生涯中仍可能是有前

途的
,

而且仍能指望在冲突事件中得到国家的保护
。

德意志犹太人正是在这种
“

开明专制
”

的

精神中找到了在德国生活下去的理 由和保证
。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

犹太人的从军热情之高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证明
。

参军的

德意志犹太人总计达 10 万之众
,

即 16/ 的犹太人上了前线
,

其 比例丝毫不低于非犹太人
。

德国

军队中最年轻的志愿兵是 13 岁的犹太人约 瑟夫
.

齐帕斯
,

帝国议会中的第一位志愿兵是犹太



议员
、

社会民主党人路德维希
·

弗朗克
。

他们的 口号是
, “

正因为我们是犹太人
,

所以我们要

为祖国尽更多的义务 ! ”

L

因此
,

在德意志 民族运动扭 曲离奇的过程中
,

出现 了一种似非而是的形势
:

即极端的非

自由主义的德国现代反犹主义
,

当它想在政治上贯彻其纲领
、

享受其权力的时候
,

它需要这

个
“

开明专制
”

的君主制国家的崩溃
,

以及权力向一个
“

自由
” 、 “

民主
”

的议会政党制的过渡来

作为它绝对必要的前提
。

而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恰恰为这种发展铺平了道

路 !

德 意志帝国时代的反犹主义的发展是与犹太少数民族的经济
、

文化
、

社会地位迅速提高

直接发生关联的
:

这场反犹运动不仅有着宗教迷信和传统偏见上的根源 而且更是对社会超

强变化的压力作出的反映之 一
。

这种压力是从工业革命以 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

释放出来的
。

非犹太中产 阶级在与犹太同行的激烈竞争中所触发起来的反犹主义是可以随着

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时落时涨的
。

但是
,

作为对这种压力的否定式回答
,

来 自非犹太文化知 识

界右翼集 团中的激进的反犹主义
,

采取了与反启蒙精神的种族主义
、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结合

的形式
,

从而完成了从旧式仇犹到新式现代反犹的划时代转折
。

而且
,

由于这种现代反犹主

义的力量是以
“

捍卫民族和国家
”

的冠冕堂皇的名义来行事的
,

因此它既能通过经济危机在社

会上扩大基础
,

在德意志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中保留下 来
。

最后
,

这种现代反犹主义带着 19

世纪资产阶级的体面烙印
。

正是这些反动力量极大地影响了德意志历史在 20 世纪的前半期
。

尽管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反犹主义还没有成为国家力量
,

但在犹太人问题上
,

它使犹太人

走上
“

同化
”

和
“

解放
”

之路成为可能
。

但同时使社会上的反犹思潮和政治上的现代反犹力量的

公开发展也成为了可能
。

另一方面
,

它又使犹太人的真正解放成为不可能
。

但同时使那些反

犹力量问鼎最高权力也成为了不可能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

现代反犹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的一部分了
。

随着德意志帝国战争胜利前景的动摇
,

这种民族主义所极力鼓吹的
“

内部更加

统一化
” ,

只能导致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
:

德意志人越是
“

德 意志化
” ,

犹太人就越是
“

异体化气

虽然这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发展还 要走过魏玛共和国的历程
,

但是在
“

魏玛道路
”

的尽头
,

就

是德意志犹太
.

人以及欧洲犹太人的大难临头之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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